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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队长”是谁？
有人说是一个姓“邵”的队长，有人说是一

个年纪很轻的少年队长。
不管是“邵”还是“少”，我从 1961 年就开始

找他，直到 1984 年把他找见，这才知道，“邵”也
不对“少”亦不对，他真正的姓是程。真可谓“踏
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哪！

一

1961 年，我在“商县新志”编写办公室工
作，负责“大事记”部分。彼时，丹凤县撤销，
龙驹、商镇、庾家河三个公社归商县管辖。著
名革命先烈王柏栋是商镇公社显神庙村人，
县 志 的“ 大 事 记 ”要 记 载 他 的 事 迹 是 必 然 的
事。从搜集的材料证实：早在 1934 年秋末，
为策应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商洛山区，中共
陕西省委派他返回故乡配合开展工作。返回
后，他发现在龙驹寨北边有个叫孙家山的地
方，活跃着一支红军小分队，其领导人是位叫

“邵队长”的青年干部。当时龙驹寨驻守的民
团团总叫张虎森，他的团副于进剿孙家山的
革命根据地时被打死，张虎森正杀气腾腾地
准备报复，要把小分队赶出孙家山。王柏栋
了解张虎森，他既不是顽固的反共派，且为人
有讲义气重承诺的一面，就从中牵线搭桥，使
得“ 邵 队 长 ”和 张 团 总 签 订 了 互 不 侵 犯 的 协
议，从而使孙家山红色根据地的工作得到十
分顺利地开展。

因为要写这一段重要史实，首先得把红军
小分队的领导人搞清楚。其时，距离“邵队长”
撤离孙家山已经 24 年，距离王柏栋牺牲也已 21
年之久，要知道“邵队长”的情况，只有找王柏栋
的二弟王柏桢同志。这年夏天，在龙驹寨一家
县办工厂，我找到了王柏桢，但对“邵队长”，他
只是听其兄说过，却并没有见过面，只依稀记
得，“邵队长”的名字叫邵吉。之后，我发信给有
关军队单位，询问邵吉其人，回答都是“查无其
人”，实在没办法了，就只好把“邵队长”定名为
邵吉写进“大事记”里。

人常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三转
两不转又把我转到了丹凤县。1984 年春，我
被任命为县委党史办负责人，任务是征集编
写党史资料，当务之急，就是要写红二十五军
小分队在孙家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事，而要
写 此 事 ，又 遇 见“ 邵 队 长 ”到 底 是 谁 的 问 题 。
于是，我只得又一次去找王柏桢同志。谁知
他一见我就说，几十年前他说的“邵队长”是
邵吉，记错了，实际上是姓程。我问原因，他
说，“文革”中湖南省军区外调人员找他，调查

军区副司令员当年在
孙家山开辟根据地情
况 ，他 说 那 人 是“ 邵
队 长 ”邵 吉 ，外 调 人
员 纠 正 不 是 邵 而 是
程 ，从 此 他 才 知 道 ，
所 谓 的“ 邵 队 长 ”误
传 为 邵 吉 ，责 任 全 在
他 。 辞 别 王 柏 桢 ，我
立 即 打 电 话 到 湖 南
省 军 区 ，对 方 告 知 ，
副 司 令 员 程 啟 文 同
志 已 离 休 ，他 原 来 是
少 将 军 衔 ，离 休 后 享
受 副 兵 团 级 待 遇 。
为 了 方 便 工 作 ，对 方
还 把 老 将 军 家 的 电
话 告 诉 了 我 。 几 天
后 ，当 我 拨 通 电 话
时 ，接 话 人 正 好 是 程
啟 文 将 军 本 人 。 我
提 出 孙 家 山 父 老 乡
亲希望老人家重返故
地 时 ，老 将 军 深 情 地
回 答 ：“ 离 开 孙 家 山
50 年了，我太想那里
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
亲 ，你 们 安 排 吧 ，我
一定按时回来。”

好 ，真 好 ！ 1961
年开始我多年想找的“邵队长”终于要回孙家山
了，作为小辈的我是多么地高兴哪，期望早日能
见到老将军的面。我甚至像小孩一样，盼望月
亮和太阳能轮换走得快些更快些。

二

“ 邵 队 长 ”，不 ，是 程 啟 文 老 将 军 终 于 于
1984 年 8 月的一天，如约回到了丹凤县。风尘
未扫的他，便决定第二天去孙家山。考虑到他
既是高干又是年过七十的老年人，县上要派小
车送他，却被他一口回绝。他说：“我虽然年岁
大点，可身体还结实着，还是步行去好。”我们试
图劝服，说：“从龙驹寨到孙家山，要走几十里的
山路，你怎能吃得消？”他说：“不怕，想当年我和
王柏栋同志见面，就走的是山路；和张虎森团总
约谈也是走的山路。现在我要重新走一次山路
去孙家山，试一试自己的手脚还行不行。”

恭敬不如从命，最终还是按照老将军的意
愿办。我们从县城北边一个叫白土梁的小路起
步，老当益壮的程老将军一开走就身轻如燕，健
步如飞，走曲曲弯弯的山路如履平地，不到半个
钟头，就把我等年轻人甩在了后边，大家只好加
快步速才能跟得上他。中午 11 点，到达孙家山
顶时，老将军像个孩子似的，高声地呼喊着：“孙
家山，我回来了。离开你 50 年，我真是太高兴
了。”由于激动，老将军的眼圈也随之红了起来。

程老将军刚一到目的地，1934 年他发展的
党员孙继维、周显常就激动地迎上前，拉住他的
手说：“邵队长啊，你回来了，我们多想你哪，今
天总算见到你了，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 50
年了。”老将军也说：“50 年了，当年咱们还是小
青年，如今都是老年人了。”说毕，他突然问道：

“今天怎么没见贺同志，他那时可是你们的头儿
哪？”孙继维回答：“贺正源同志真可怜，自小分
队离开后，国民党的军队就把他拉到龙驹寨，鞭
子打不说，还上了老虎凳。可他硬是一句话都
不说，敌人无奈放他回来，光养病就用了一年
多。”周显常补充说：“正源病死都 10 多年了，他
临死时拉着继维和我的手说：‘我多么想邵队
长，可惜找不着他。’”说到这里，程老将军竟早
已泪眼婆娑了。由于他们当事人在哭，也感动
得我们这些陪同人员跟着哭。这哭，与程老将
军在孙家山顶的眼圈发红不同，前者是心情激
动，后者是痛失革命战友的伤心和悲痛。

在孙继维、周显常等和程老将军座谈期间，
他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新中国成
立后几十年来，贺、孙、周多次向党组织申请，说
他们 3 人是 1934 年“邵队长”发展的党员，只因
为没有有效证明，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承认。听

到此，程老将军立即严肃地表态，向陪同的丹凤
县委负责同志说：“贺同志和孙、周二位同志，都
是我在孙家山时亲自发展的党员，我今天当面
证明。”之后，他又讲了当年和贺正源扮作小商
贩到商州一带寻找大部队的事，他说：“为了保
险，由贺同志应付敌人，我自己扮作哑巴。”我插
嘴说：“你为什么要扮哑巴？”老将军瞪了我一
眼：“我是湖北人，说的一口下湖话，不装哑巴不
是露馅了吗？”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

座谈期间，王柏栋的弟弟王柏桢提到了数
十年传说的“邵队长”是谁的问题，老将军回答
说：“我当年在红二十五军，因为年龄小，被任命
为少共书记。到孙家山开辟工作时，小分队成
员便叫我‘少队长’，是‘少’不是‘邵’，因为百家
姓没有姓少的，便被你们当地人误以为姓邵
了。实际上‘邵队长’不对，‘少队长’也不对，真
正的队长是本人程啟文。”也就是从老将军这次
重返孙家山起，50 年的“邵队长”“少队长”之
谜，终于在商洛山正式解密了。

三

程啟文将军这次重返阔别 50 年的孙家山，
还有一个夙愿，就是寻找当年在五谷崖红军小
分队集体拜下的干女儿。那是他们在来孙家山
不久进行的一次访贫问苦活动中，来到赤贫户
刘老汉家。老两口 60 多岁，儿子出外干活病
故，儿媳在生产遗腹女时大出血而死，老两口含
辛茹苦地养育着小孙女。当天，正是孙女出生
一周岁的日子，当地人叫“过岁”。按老风俗，这
一天大人要抱孩子出门“撞干大”，撞上谁谁就
是“干大”。当时刘老汉抱着孙女刚出门，恰巧
碰见“邵队长”来慰问，便要他当“干大”。他蒙
了，自己刚到 20 岁，连媳妇都没有，怎么能给娃
当干大？再说，红军有铁的纪律，是绝对不允
许干这种事的。于是，他解释不能当干大的原
因，可刘老汉硬说祖先留下的老规矩，绝对不
能违犯，说着就叫刚学会挪步的孙女给他伏地
叩头。这一下可把“邵队长”难坏了：不认吧，
不利于军民关系；认吧，纪律不允许。最后，他
召开党支部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为了能在
孙家山顺利开展工作，这干大一定要当。不
过，不能是某一人当，干大应该是红军小分队
集体。到了第二天，“邵队长”，不，是程啟文领
着党支部班子成员又来到刘老汉家，给老人说
正式当这个干大，为表示干大对干女儿的祝福，
特地给干女儿一块银圆。后来，小分队离开了
孙家山，再没有和刘老汉一家联系过。50 年过
后的今天，程将军重访故地，他希望能见到刘老
汉一家，特别是想见到他们小分队的干女儿。
出发前，他就给了我 100 元钱，说如果见到已经
50 岁的干女儿，就把这钱送给她，表示他作为
长辈的一点心意。

在孙家吃完午饭，老将军便向孙继维、周显
常提出，要他们陪同他去五谷崖刘老汉家。孙、
周告诉他，五谷崖的刘老汉早已死了。程将军
急切地问：“那位红军小分队的干女儿还在吗？”
孙、周二位说：“小分队走后第二年，那位红军的
干女儿就活活饿死了。”

“娃儿饿死了？”
“饿死了！”
老将军一听这话，脸马上阴了起来，半晌说

不出话来。作为陪同者，我们给老人家宽心：
“程司令员，你的心思我们全知道。不过你要知
道，在万恶的旧社会，饿死的小孩何止千万，你
就不要太难过了。”经过一番劝说，老人家的情
绪才恢复了常态。

巧合，巧合。世界上常有巧合的事情发
生。就在程老将军从孙家山返回丹凤县城的当
天晚上，大概快到 9 点多钟，宾馆的人进来，说
有一个年轻女人要见程司令，问叫不叫进来。
老将军说：“叫进来，能来找我就是有事。”当时
一个约莫 30 岁的女子走到老将军的面前，哭着
拉住老将军的手说：“邵伯伯，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爸因找不到你，死时眼睛都闭合不上。”老将
军因为没有思想准备，见状有点木然，连忙说：

“孩子，别哭，你爸是谁呀？”年轻女子说：“我爸
是贺正源哪，我名叫引娥，听说你要回来，继维
叔和显常叔写信叫我回来见你。邵伯伯，我的
爱人部队转业到嘉峪关工作，我们现在都在那

里定居。”接着，两位从未见过面的人，便一问一
答拉起了家常，显得十分亲切。当引娥说到红
军小分队离开孙家山后，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拉
去几乎致死，老将军又一次流出了伤心的眼
泪。说话当儿，引娥要把带来的礼物送给“邵伯
伯”，老人坚决不收，说：“这礼物要是你们孙家
山的特产，我收，别的地方的不要。”我们几个陪
同人员连忙打圆场：“引娥早就定居在甘肃嘉峪
关了，嘉峪关的土特产对她来说，和孙家山是一
样的，你就收下吧！”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老人
这才收了引娥的礼物。接着，老将军用眼睛示
意了一下陪同的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把他早
先交给我的 100 块钱拿出来给引娥，她说啥都
不要，三番五次地把钱给老人手里塞，弄得老人
真的发了脾气。这时，我猛然想起红军小分队
在五谷崖给刘老汉孙女当干大的事，便对引娥
说：“你把老人家的这份礼也收上。这份礼本来
是老将军准备给当年孙家山的干女儿的，不幸
的是她死了，巧的是，你是贺正源的女儿，程司
令员和你爸又是当年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你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当年小分队的集体干女儿，
以这样的身份，你就应该把这份礼收上。”在场
的人听我这么一说，都异口同声地道：“引娥，你
收下吧！”就这样，作为红军小分队的干女儿，贺
引娥这才收下程啟文将军的 100元钱。

四

孙家山之行，我和程啟文老将军走得更近
了。期间，他把当年开辟根据地的前因后果，事
无巨细地讲给我听。作为专业党史工作者，我
自然十分感动。出于工作的需要，时任商洛地
委党史办主任李文实和我约定，由我执笔，两人
共同署名写篇纪实文学，这就是后来公开问世
的《“少队长”传奇》。稿子写好后，由我专程赶
赴长沙请老人家审定。1985 年春天，我如期第
二次见到了老人家。按说我应该住在军区招待
所，可老将军却不同意：“你虽然是因公，但我们
爷俩已经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我这里的三
层楼房只住了我一个老汉，咱们住在一起，既食
宿方便，又可以随时交换对稿子的意见。”接着，
他又哈哈大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虽然比我
大儿子年龄大些，严格说是同辈人，咱俩交谈起
来既亲切又方便，你为啥要舍近求远？”见老人
诚心挽留，我高兴地答应了，这一住就是整整一
个星期。白天，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少队长”传
奇》，晚上，就纯谈他个人的家长里短。他告诉
我，他和妻子感情极好，只可惜她因病去世，自

己一个人感到很孤单。不久前，朋友给他介绍
了对象，马上就要来长沙。老人眨了眨眼，高兴
地说：“小屈呵，她来了后，你给我也参谋参谋，
看合适不？”不出所料，到了第二天下午，那位女
士果然从四川来到老将军的家里。女士很和
善，经老将军介绍，我以“阿姨”呼之。她一手好
厨艺，做的饭菜十分可口。每顿饭我们三人都
同桌吃，阿姨也不生分，吃饭时有说有笑。有一
次，见阿姨不在，老将军小声问我：“小屈，你看
咋样？”我也小声回答：“很好，很好！”还补充了
一句，“祝你老晚年幸福。”稿子审完后，我告别
了将军楼，阿姨还把我送到大门口。

在长沙将军楼的一星期，我更感受到了
“邵队长”程啟文的可钦可敬。他虽然是个武
人，文化程度也不高，但谈吐文雅，常常妙语连
珠 ，一 副 儒 将 风 范 ，这 又 激 起 了 我 的 创 作 欲
望。于是，在第 5 天，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我
来到了橘子洲头，一口气写完了纪实散文《“少
队长”印象》。这篇文章发表在丹凤县政协主
办的“丹凤文史”创刊号上，使更多的人知晓了
程啟文将军。

在将军楼，程老将军还和我说到他的大儿
子。他说：“你以后要是去北京办事，不要寻住
处，就找我儿子，他会很好地接待你的。”我问：

“他叫啥名字？在北京哪个单位？”他说：“叫程
志，在总政文工团，唱歌的。”我说：“是著名青年
歌唱家程志？”他嘴一撇：“什么著名歌唱家，就
是个普通唱歌的。”我对老将军的心意表示了感
谢，因后来到北京都是公事，并没有去找程志。
程志比我小 11 岁，掐指头一算，他今天也已经
是七十六七的老人了。

文章写到最后，我还想写段并非题外的话：
离开长沙返回商洛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写
信向老将军问安，老人家也是每信必复。1988
年他还特意寄了两张相片，一张是戴军帽的，一
张是脱帽的，两张相片的背面，都写有“超耘同
志留念、程啟文赠于长沙。”20 世纪 90 年代初，
我离开了党史岗位到商洛文化局工作，给他写
了一封长信，汇报了我在文化局工作的事，却没
收到他的回信。不久，我从报纸上见到了老人
家病逝的讣告，这才知道程老将军再也不会给
我回信了。

程啟文将军 1994 年病逝，到今年他已仙逝
28 年了。与他相识时还是个小字辈的我，一眨
眼也已经是八十七八的老人了。每当回忆起和
老将军短暂相处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又呈现
在我的脑际。为了纪念他，特写了这篇小文，以
表寸衷。

寻 找“ 邵 队 长 ”
屈超耘

1984年8月，程啟文将军与随行人员在孙家山合影。前排左四为程将军。（刘逢生 摄）

程啟文将军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建文）“像这种有虫害的玉米苗，要
注意打药的方法，得从下往上打，才能更好地控制虫害……”6
月 7日，在洛南县石门镇王桥村、石坡镇王村和郝坪村、城关街
办窄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省市核心示范区、种植模式和大
豆新品种筛选试验基地、新型经营主体粮食生产规模经营基地
马铃薯春玉米黄芸豆套种种植基地，一场场田间管护现场培训
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市农技站科技特派员粮食产业技术团
成员就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新品种植、马铃薯春玉米
黄芸豆套种种植施肥管理作现场示范和讲解。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人才下沉、
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围绕茶叶生

产、畜牧养殖、食用菌种植、中药材种植等农业主导产业，接收、
选派多名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把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把技术
送到田间地头，通过集中培训、现场讲解、电话咨询等多种形
式，手把手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解决企业和农民实际
生产难题。通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模式，
传授推广新技术、帮助解决各类技术难题，为补齐农业农村短
板，助力乡村振兴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特派员田间地头调研指导，查看大豆玉米长势、受旱情
况、种植密度及田间管理情况，指导农技人员和农户加强试验示
范田的管理，及时组织除草和玉米苗期追施速效氮肥，对机播缺
苗断垄的及时移栽或补种，确保种植密度达到技术规范要求。

科 技 特 派 员 田 间 送 技 术


